
新华每日电讯 5 版
2019 年 6 月 10 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吉 玲

本报记者张建松、李海伟、丁汀

废弃的塑料瓶塑料袋、包装泡沫、破旧的皮
鞋、绳子、衣服、手套、烟头、橡胶轮胎……海滩边
的芦苇丛中，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垃圾遍布。捡
去表面一层垃圾，翻一翻下面，赫然又是一层垃
圾，令人触目惊心。

这是 6 月 8 日世界海洋日前夕，记者跟随上
海仁渡海洋公益发展中心的净滩活动，来到这片
泥泞海滩看到的真实情景。浩浩荡荡的黄浦江水，
在这里汇入长江口。江水中携带的垃圾，一部分被
海滩上的芦苇拦截了下来，日积月累，越来越多。
2007 年以来，仁渡海洋经常组织志愿者来到这里
捡垃圾，并发起建立全国海滩垃圾监测网，每年发
布海滩垃圾报告，他们被称为现代的“海洋愚公”。

垃圾一旦入海，就再也捡不起来了

45 岁的刘永龙，头发花白。作为仁渡海洋的
创始人，他和小伙伴们一起策划活动、招募志愿
者、租赁车辆、联系垃圾车。令他们感动的是，由于
这次活动没有任何经费支持，志愿者们还需要自
己出车费，且是周末一大早就出发，但仍然来了满
满一车的人。

出生在宁夏同心县的刘永龙，从小对蔚蓝色
的大海充满向往。1997 年从复旦大学毕业后，进
入上海一家国企工作。12 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第一次组织净滩活动，从此就再也放不下这件
事，甚至不惜辞去国企中层之职，全职投身仁渡海
洋的工作，倾尽一己之力推动海洋环保。

“很多人都说我傻，海滩上的垃圾是捡不完
的。但面对那么多的垃圾，我们能做什么？真能阻
止铺天盖地的一次性塑料应用吗？真能减少漫山
遍野的塑料包装吗？”刘永龙说，“也许，我们能做
的，就是在垃圾入海前，把他们捡起来处理掉。垃
圾一旦入海，就再也捡不起来了。”

“仁者爱人、渡人自渡”。目前，刘永龙身边已
经聚集了十多位志同道合的仁渡小伙伴。截至
2018 年底，他们仅在上海就累计组织了 217 场净
滩行动，招募了一万多人次的志愿者参与，累计清
理海滩垃圾 27 吨。

“原以为净滩活动，就是到海滩上吹着海风，
捡一捡零星的垃圾那么浪漫、那么简单。没想到垃
圾那么多，20 多人不到一个小时，就捡了 300 多
公斤垃圾。”第一次参加净滩活动的沐慧兰对记者
说。“不过，海滩上似乎没有一点变化，一眼望去，
还是有那么多的垃圾。我真想呼吁一场全民捡垃
圾运动，让每个人都把身边的垃圾捡起来。”

“其实，只要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发动社会力量，
每个人都把身边的垃圾捡起来，垃圾一定能捡得
完。”刘永龙介绍说，福建省石狮市祥芝镇的蔡加渐
老夫妇俩，就是这样一对令人敬佩的“海洋愚公”。

2014 年秋天，刘永龙曾利用出差之际绕道前
去拜访蔡老伯，看到当地的海滩还是很脏的，沙是
黑的，砖石林立。后来，他们发起了志愿者协会，动
员社会力量一起到海滩捡垃圾。三年后，海滩已全
然不同了，儿时熟悉的白沙滩又回来了。

每一寸海滩，都需要人们的共同守护

保护海洋非一人之力，亦非一个团队之力。从
鸭绿江口到北仑河口，我国有 1 . 8 万公里的大陆
海岸线，每一寸海滩都需要人们的共同守护。
2014 年，上海仁渡海洋公益发展中心和深圳市红
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联合发起了“守护海岸
线——— 科研监测项目”。

他们协同全国 30 多家环保机构，在我国沿海
地区展开海滩垃圾监测。通过设置监测断面、定期
定点采样的方法，收集海滩垃圾的类型、数量和质
量数据，并进行汇总分析，发布海滩垃圾报告。

据刘永龙介绍，截至目前，“守护海岸线”项目
已在全国 35 座沿海城市建立了 55 个海滩垃圾监
测及清理点。

从历年统计来看，海滩上数量最多的垃圾是泡
沫塑料类垃圾，尤其是聚苯乙烯泡沫塑料类垃圾，
占全部垃圾的一半以上。这些塑料垃圾，在海洋、海
滩环境中容易破裂为碎片或颗粒状，清理难度大。

根据数量排名的主要垃圾类别来分析：餐饮、
快速消费品及以泡沫塑料为主的包装行业，近几
年快速发展，垃圾清理及管理体系不完善，对我国
海滩垃圾的形成造成了直接影响。

从全球范围看，海洋垃圾污染已成为人类面

临的最紧迫的全球性挑战之一。专家们认为，海
洋垃圾危害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污染海洋环境、破坏海洋生态系统。
海洋垃圾易被海洋生物吞食，损害内脏、阻塞肠
道，甚至导致动物窒息死亡。科学家已在多种海
洋生物(如海鸟、海鱼、海龟等)的内脏中发现了
塑料垃圾。部分海鸟、海鱼还喜欢特定颜色和形
状的塑料颗粒，经常误食。有的海洋垃圾如破旧
渔网等，则很容易缠住大型海洋哺乳动物，造成
“幽灵捕捞”，并对海底珊瑚等脆弱的海洋生态
系统构成致命威胁。

第二，加快海洋物种迁移，导致攻击性外来
物种传播。漂浮的垃圾是最常见的“海上搬运
工”，已成为许多海洋生物远距离迁移的载体，
导致生物被筏运的机会增加了一倍以上，同时
也为外来物种的入侵提供路径。已有的研究表
明，很多动物把海洋垃圾当作“移动的家”，尤其
是苔藓虫、藤壶、多毛虫、水螅虫等软体动物。有
记录的以垃圾为载体迁移的海洋生物，已高达
387 个类群(包括微生物，海藻及无脊椎动物)。

第三，通过食物链危及人类健康。已有的研
究表明，海洋垃圾特别是微塑料，被海鱼、海鸟、
海龟等海洋生物误食后，可以从中吸收化学物

质，从而进入食物链；塑料降解释放的潜在有毒
化学物质(如多氯联苯)，进入海水后，也可以进
入海洋生物体内，转移到流体或组织中，增加了
通过食物链传播的可能性。目前，多氯联苯已在
海洋生物内脏及组织中，越来越多地被检测出。

我们都是地球“岛民”，不能让

海洋成为垃圾场

6 月 5 日世界环境日，一个以海洋垃圾为
主题的《塑料纪：信天翁的挽歌》艺术暨科普展，
在上海科技馆举行。仁渡海洋志愿者在海滩捡
拾的一些垃圾，也出现在展览现场。

展览中，还拟人化地展示了太平洋中途岛
的信天翁“写给人类的一封信”。原来，人类制造
的大量海洋塑料垃圾，正给信天翁家族带来一
场深重灾难。由于没有分辨塑料和食物的能力，
信天翁的爸爸妈妈们每天出海觅食，含辛茹苦
抚育后代，却常常给小宝宝们觅来塑料垃圾。眼
睁睁地看着孩子因误食塑料慢慢地痛苦死去。

2015 年，中途岛上这悲惨的一幕，被美国摄
影家克里斯·乔登拍摄了下来。一只只夭折的小
信天翁肚子里，塞满了瓶盖、打火机、儿童玩具、

梳子、牙刷……一张张触目惊心的《中途岛》照片，
震惊了世界，也深深震撼了上海青年艺术家袁隆。
他深感作为一个艺术家，有责任用艺术的方式呼
吁社会关注海洋环保。

在上海震旦教育发展基金会、上海科技馆、
阿拉善 SEE华东中心等机构支持下，袁隆邀请了
包括克里斯·乔登、马良、鲁丹、陈无畏、高海和蔡
星光等 6位中外艺术家，共同发起了《塑料纪：信
天翁的挽歌》艺术暨科普展。

为期两个月的展览将通过摄影、绘画、装置、
影像、文献、互动、活动等多种形式，向公众展示
当前海洋污染面临的严峻形势，提升大众环保意
识，号召全社会改变塑料制品的过度消费，改变
用完即丢的生活方式，从源头节制塑料制品对海
洋生态乃至人类自身的侵害。

展览现场还设立了“减塑宣言墙”“垃圾分类
墙”“减塑造句花园”等互动区域，许多观众积极
留言。一位观众留言说：“一直以来，人类习惯了
以陆地为中心看海洋。但如果以海洋为中心看陆
地，就会发现地球上所有陆地都是海洋里的岛，
我们都是地球上的岛民。换个角度看地球，就会
发现我们脚踩的大地如此有限、如此脆弱，我们
还有什么理由不珍爱地球、保护海洋？”

“海 洋 愚 公”

长江口，一群志愿者 13 年来坚持在海滩捡垃圾，不让
泡沫塑料入海

本报记者农冠斌、曹祎铭

在八桂大地大山深处，有一个倚山而建不起
眼的小哨所，隐没在绿荫葱茏之中。每日在深山中
巡线十余公里，是哨长吴林和妻子黄丽容的“规定
动作”。今年 1 月，他们接替上一对夫妻哨兵王言
鑫与隋爱娜成为这个深山哨所里的第 10 对夫妻
哨兵。

“他们把青春留在了这 200 多平

方米的小空间”

这一哨所隶属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主
要负责油料管道的巡查维护。因地理位置偏僻，离
仓库机关太远，为便于管理，经上级批准，从 1995
年起哨所执勤任务由一个班改为一对士官夫妻担
负。24 年来，这个位于八桂大地大山深处的哨所，
先后有 10 对夫妻在此接力坚守，故名“夫妻哨所”。

“当初选择来到哨所，心里确实还是有些犹
豫。”黄丽荣坦言。在和爱人驻守哨所前，黄丽荣是
当地的一名幼儿园老师。此前她曾和吴林一起到
哨所拜访过王言鑫夫妇，哨所艰苦的条件深深烙
在她的心里。

黄丽荣从小就喜欢军人，吴林对驻守哨所的
坚持，也唤起了她对哨所的向往。“我一直觉得夫妻
哨所是一个神圣的地方，这里有着一种独特的精
神，我们既然有这个机会，肯定不能放弃。”吴林说。

哨所四周有铁栅栏，栅栏之外，便是浓密的山
林。吴林说，除了外出巡逻，夫妻俩的生活范围几
乎就在这 200 余平方米的空间里。

早期的夫妻哨所，由于没能通上水电，晚上只
能靠煤油灯照明。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分库

主任赵连胜介绍，哨兵除了要完成执勤任务外，还
得自行解决一日三餐，以前生活用水要到山下的
河里去挑，往返要走 40 多分钟山路。

近年来，部队先后为哨所配备了电视机、健身
器材，业余生活丰富了许多。但由于缺少与外界的
沟通交流，时间一长，孤独和寂寞仍旧会弥漫而来。

然而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许多年轻的
哨兵夫妻驻守时间都在 4 年以上，也为这个小小
的哨所带来不少荣誉。

“他们把青春留在了这 200 多平方米的小空
间。”赵连胜说，“‘忠诚、奉献、挚爱、坚守’，是我们
每一对哨兵夫妻都恪守的誓言，也是我们夫妻哨
所一直传承的精神。”

“巡逻路上有危险，晚上睡觉也

得保持警惕”

每天上午，吴林都会出门巡逻，对业务设施设
备进行检查，巡山、检查山体，随时对进入军事保
护区采矿、放牧和盗伐林木的村民进行劝阻。在此
期间哨所内的日常事务便由妻子负责。

巡逻线路大都穿过密林深处，或在陡峭山脊。
哨所原来没有巡逻路。不少线路是历任哨兵们深
一脚浅一脚踩出来的。路上要过沟壑、爬陡坡、穿
密林，脚下是一些碎碎尖尖的石块。

记者随着吴林走在路上，可闻到四处散发植
物腐烂发酵的味道，穿过树林常被拉开的树枝反
弹回来抽到脸上，还要防止不时出没的蛇虫。

“巡一次线，来回 10 余公里，山路难走，往往
大半天就过去了。”吴林笑着说。

巡逻路看似波澜不惊，但真正走一遍后，才能
体会其中的艰辛。

南方的夏天，炎热潮湿。但巡逻时，为防蛇
虫，再热的天气也不能离开长衣长裤。长时间穿
着被汗水打湿的衣服，皮肤像在水里泡过一样，
发白起皱。

巡线路上往往伴随不少危险。第八任哨长
汪刚在哨所养了条大狗叫“荣军”，一次巡逻途
中，一条 2 米多长的眼镜蛇从树丛中窜出，凶猛
地攻击汪刚，关键时刻“荣军”飞快地扑向眼镜
蛇与之展开搏斗，几分钟后，“荣军”被眼镜蛇咬
伤并缠绕住身体，不幸“牺牲”……

“守哨的日子，不光巡逻路上有危险，晚上
睡觉也得保持警惕。”赵连胜说起了哨所一些往
年的故事。

2000 年夏天的一个夜里，由于连日大雨，
加上住房简易单薄，哨所卧室隔壁的一间房子
被山洪冲垮，“轰隆”一声巨响，把第三任哨长黄
辉和妻子惊醒，他们连忙抱起被子冲了出来。
2005 年夏天，朱文峰、白帅玲夫妻也经历了惊
魂一夜。白帅玲感觉有一个毛茸茸的东西在她

大腿上爬行，掀开被子一看，原来是一条 10 多
厘米长的蜈蚣！她惊慌地用手将蜈蚣扫开，但还
是被蜈蚣咬伤了。

“守岗卫国，责无旁贷”

守哨一百余天，黄丽荣手上长了不少星星
点点的暗色疙瘩，都是山上的蚊虫咬的。即便把
自己包裹得再严实，也挡不住山虫的叮咬。
吴林说，每当精神上稍有懈怠的时候，哨所

荣誉墙就给他很大的动力。“我是军人，更是一
名党员，守岗卫国，责无旁贷。”

夫妻哨所既是军营也是家庭，赵连胜说，
“夫妻同哨既能节约兵力，又利于专业士官安心
服役。丈夫巡逻执勤，妻子则留守哨所，上传下
达，汇报情况。”在这里，先后有三对夫妻生下了
孩子。第六任哨长王长强、李玲玲夫妇，还把在
哨所出生的儿子取名为王哨生。

山里的日子单调而漫长。“从一个都市女孩

变成一个守山哨兵的妻子，我无怨无悔，因为我
爱丈夫。”第七任哨长朱文峰的爱人白帅玲在日记
中写道，她爱丈夫所爱着的这身军装，爱这个特
殊的哨所家园。

夫妻哨兵的事迹渐渐感染了仓库官兵，许多
来队家属都要申请去哨所体验生活。当年就是在
这样的背景下，黄丽荣第一次接触到了夫妻哨
所。

黄丽荣仍记得她当初问隋爱娜的一个问题：
“这样的环境，你怎么能够坚持下来？”隋爱娜笑着
回答：虽然苦，但能和王言鑫在一起，也就不觉得
苦了。“‘夫妻哨所’离不开他，也离不开我。我们俩既
然接了上一任夫妻哨的力，那就要好好走下去。”

建哨至今，历任哨长们在险峻的山路上巡线
数万公里，排查处理各种隐患问题数百起，多次
遇上险情，但夫妻哨所的接力从未中断。

“哨位就是战位。”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
政委黄明说，“把军人的担当、职责、忠诚贯彻起
来，小哨所就是大舞台，也有大作为。”

“夫妻哨所”

大图： 4 月 25 日,哨长吴林的日常巡逻路充满着艰辛和危险。小图：4 月 25 日，哨长吴林（右）在巡线回来后，和妻子黄丽容一起
做午饭。 组图由本报记者曹祎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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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猛地攻击汪刚，关键时刻“荣军”飞快地扑向眼镜蛇与之展开搏斗，

几分钟后，“荣军”被眼镜蛇咬伤并缠绕住身体，不幸“牺牲”……
“哨位就是战位。把军人的担当、职责、忠诚贯彻起来，小哨所就

是大舞台，也有大作为”

“原以为净滩活动，就是到海滩上吹着海风，捡一捡零星的垃圾
那么浪漫、那么简单。没想到垃圾那么多，20 多人不到一个小时，就
捡了 300 多公斤垃圾。”“仁者爱人、渡人自渡”。目前，刘永龙身边已
经聚集了十多位志同道合的仁渡小伙伴。截至 2018 年底，他们仅在
上海就累计组织了 217 场净滩行动，招募了一万多人次的志愿者参
与，累计清理海滩垃圾 27 吨

大图：仁渡海洋的志愿者在净滩活动中留影。 小图：刘永龙在海滩捡垃圾。 组图由本报记者张建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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